
        
            
                
            
        

    
「你这只臭兔子！又不乖！」高大的男人大声地喝斥着。

「我哪有不乖？」被骂的男孩儿噘着嘴儿，鼓着腮邦子，不服气地坐在地上，和男人谁也不让谁地互瞪。

他留着一头半长的黑发配着清秀的瓜子脸，很是可爱。他爱兔子，因此男人叫他兔子，和他养着的那一窝可配着呢！

「你乖！」男人哼了一声。「很好！那这一屋子乱七八糟的是谁搞的？」

「哼！我不知道！」咧咧咧，本少爷就是要装胡涂，你又奈我何？

男人的嘴角抽搐了几下，又硬是生生控制住。但额角的青筋显示他真是被惹毛了。

「臭兔子，你玩完了我告诉你。」男人二话不说把兔子掀翻在地，牢牢压住。「你甭挣扎了。哪次给你逃了去？」说着分用领带和皮带将兔子的手脚捆了个扎实。

「唔……该怎么惩罚你好呢？」男人沉思。

「不……不要啦……」那个被叫做兔子的男孩有些慌了，先前的泼撒胡闹一下子收得干干净净。他可没想到昨天才被那样的整治以后，男人今天竟然又会处罚他。

「我们去散步吧！」男人坏笑。

兔子被那样阴险的笑容吓得呆了。

 

男人趁他发呆时，三两下把他剥了个精光。

「不过，出门前，得先打扮打扮才行。你说是不是呢？」狐狸偷到鸡似地的笑。「你觉得我们今天穿什么出去好呢？我可爱的小兔子？」

「我不要兔女郎装！！」兔子光想到上次被迫穿着粉红色的性感背心和丁字裤，再装上兔耳朵及那在体内跳动着不断折磨他的「兔尾巴」出去「散步」，就不寒而栗。

「好好，不要兔女郎。」男人边说边玩弄着他胸前的小突起，引得全身他一阵颤抖。

「嗯……」男孩舒服的哼哼。

接着男人的左手来到他的腰侧，在他的敏感带上反复轻抚，而右手则有一下没一下的挑逗着他的分身，直到粉色的分身昂起头来，暴露在空气中，微微地颤动。又奸笑着俯下身，用他温暖湿润，却又带点儿粗糙感的舌头舔舐男孩的两颗果实，有效地加遽了男孩的呼吸。

「舒服吗？」边看着男孩陶醉的表情边坏笑着问。

「舒…舒服……啊…嗯啊…啊……还要…还要……」

趁着男孩沉浸在快感中不能自拔时，男人猝不及防地将他的分身及其下那两颗果实一并用皮制的宽带子向下固定在会阴处，狠心地收紧。

「呜……」手指和舌头造成的快感瞬间被皮制品取代，加以被束缚的不适感，让男孩下意识呜咽着扭动身躯，像要摆脱折磨，却又像在索求更多。

「别忘了哦，我可爱的小兔儿，这是惩罚唷！」恶意的提醒，手也不安分的隔着皮件抚摸着男孩已然勃起，并被以不正常的角度绑缚的分身。「唔……接下来还要穿什么好呢？」

「啊……我不敢……不敢了嘛……不要再…不要再加了啊……」

「唔……可是你每次都不听话，而且你下面的小嘴巴我还没照顾到耶……」男人故意为难的说。

「不…不要啦……」他最怕男人那一柜子到处收集来的「玩具」了。长得奇形怪状也就算了，偏偏还会乱动，有些还会电人，每次都把他整得两三天下不了床。

「好、好。」有些安慰地说。「今天不会用太过分的哦~~你看用这个好吗？」说着拿出一根约有三指并起来那么粗的假阳具，上面还布满了可怖的小凸起。

「啊啊啊啊啊！！！不要！不要啊啊啊！太粗，那个太粗了！你明明说今天不会太过……」男孩的叫声嘎然而止，因为男人涂了润滑剂的手指突地插入，造成的剧痛硬是止住了他的抗议声。

「我没有过分哦！」装做无辜地。「你看看，今天这个不会震动，不会扭动，头也不会转动啊，是不是？而且我也有先帮你润滑，不像你上次砸了我所有碗盘的时候，直接插进去，对不对啊？」

男孩无言，也不知是被气的还是被羞的。

男人的食指已经在说话中完全深入，在内部不断地抽插、转动、弯曲。接着又放入了第二根，渐渐被扩张的小穴紧紧地吸着男人的手指，男人可以感受到内部的温暖紧窒，几乎有点粗暴地，他迅速插入第三根手指，引来男孩意料中的一阵呻吟。

待到肛口被扩张得差不多时，他缓缓抽出自己的手指，感受肠壁彷佛在挽留他一般地吸着他。在手指完全抽出后，他拿起那支粗大的假阳具，狠狠地快速插入小兔子那收缩着还未完全合起的小穴中。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突如其来的剧痛让小兔子尖声喊叫出来，眼角也不受控制地滴出泪水。

「乖乖，这样就好了哦！来，我们穿衣服。」解开绑缚他的衣物，拿出一套纯白的运动服为他穿上。「我们去散步吧！」

 

–––––––––––––––—

 

小兔子瞪着眼前的脚踏车，心里一阵毛。

想他刚刚光是走出来，已然勃起的分身被夹在会阴处，在走路时双脚的移动及皮革不断的摩擦下，又涨得更大，却又苦于被束住，不得发泄，难受得很。后庭深处插着的假阳具造成的异物感，以及其上小颗粒挤压到前列腺时传来的一波波快感，更是让他难以维持正常的走路姿势。短短几十公尺的路，走得一跛一跛的，竟似比什么都还要长。

「那是什么？」怯怯的问，怕心中的不祥预感被证实。

「脚踏车啊。」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你不知道吗？那我来告诉你好了。脚踏车是一种很方便的交通工具，骑上去，两脚交互的踩踏板，它就会动了唷！」

不！！！！！

小兔子疯狂的在心中吶喊。走路就够痛苦了，骑上脚踏车不要了他的命吗？

怯怯地回头看了看男人的脸色，可是似乎不太妙啊……。

于是，只得以壮士断腕般的决心，抬脚，上车。两腿分开、抬高，又合起来的动作，带动胯间的皮带，摩擦着他的分身，那种苏苏麻麻的感觉，几乎让他发出淫荡的呻吟声。但小兔子一坐上坐垫，即发出阵阵惨号，晶莹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儿。

「呜啊啊啊啊啊！！！痛…好痛……啊…哈啊……呜……好痛……」

那部脚踏车，是男人精心挑选出来的。高度不高不低，恰恰只能让他以脚尖着地，把手也被刻意的调低，逼得他只能将身体微微前倾，于是他全身的重量几乎都压在了那被绑缚住的阴茎和睪丸上。本来就被挑逗得兴奋勃起的分身在重压下，同时带给了他最极致的欢愉与最折磨人的痛苦。加上男人在他的后庭中塞入假阳具时，故意留了一小段在体外，因此在他坐上和刑具没有两样的脚踏车时，便整个没入他的身体深处。他难过的调整姿势，努力地用脚尖移动，想减轻这恐怖的感觉。谁知道这样的移动只会增加车体与下体间的摩擦，更加弄得他难受不已。

「臭兔子，不可以哭！哭出来的话，要打屁股。」男人威吓。

他被吓住了。后庭早就因为异物的入侵而痛苦不堪，性器也被惩罚着，要是再被打上几下屁屁，那种震动必定会将他给逼疯。他拚命的眨巴眼睛，希望能快点把眼泪挤回去。

男人不知从那里又牵出另一辆脚踏车，故作好心的说：「喏，你看，我也有一台。别骑得那么心不甘情不愿的，我们一起骑出去，晃一圈就回来。嗯？」

勉强的点了点头，他一点反驳男人的心情都没有了，只希望这样的惩罚快快结束。

咬了咬牙，小兔子踩上踏板，缓缓地骑了起来。

阳具被夹在两腿和坐垫间，随着踏板被踩动的韵律和身体重心的不断转移，被挤压着。睪丸和阴茎紧紧贴在一起，互相取悦着带来加倍的快感，和会阴相接的地方火热得不象话，而被皮带紧缚的部分则是因为异物的摩擦感到既痛又舒服。

后庭中硬是被插入的粗大阳具已经被体温变得温热，在两股移动时被时左时右的摇晃，刺激脆弱的肠壁黏膜，其上的小颗粒更是不时擦过前列腺，挑起男孩一阵阵轻颤，铃口也不能控制地在皮带内渗出一整滩透明的前列腺液。

「嗯…嗯啊……啊啊啊啊啊……嗯…嗯……」一串破碎的呻吟自男孩口中逸出，带着浓浓的淫荡感，惹得男人下腹一阵兴奋，差点要把他扑倒在地。

 

前方的路似乎没有尽头，小兔子的下体被蹂躏得红肿不堪，自后庭和铃口不断渗出的黏稠液体混合在一块儿，沾湿了白色的运动裤，在屁股后方留下一小块不明显的痕迹，令人遐想。

骑脚踏车和痛苦的折磨消耗着他的体力，只能气喘吁吁地反复踩动踏板。他的理智早已飞远，即使是剩下的少许也全用来和高涨的性欲搏斗。双脚机械式地运动，但这样不带感情的动作却为他带来最极致的欢愉与痛苦。

「啊……不要…嗯嗯啊嗯……前面……啊啊！！！前面那里…不……我不要过去啊啊啊啊啊！！！求求你…求求你……」被汗水濡湿的双眼在迷茫中看见前方的道路，他不顾形象的大喊出声。

那是一小段未完工的黄土大道，大约三百公尺长，凹凸不平的黄土地上，还不时出现大大小小凸起的石块。他不用亲身经历就可以想象，质轻的脚踏车骑上那样的一段路会是多么的颠跛；他也可以很轻易的想见，骑在平坦路上就可以将他折磨得欲仙欲死的刑具，到了石子路上会怎么样的处罚他。

「兔子乖，听话，骑到尽头再骑回来。」几乎是无情地，男人忽略他的要求，冷酷的把手抱在胸前，一副准备看好戏的样子。

没有选择的余地，小兔子很缓慢地骑上那段恶魔似的黄土大道。

 

即使他骑得很缓慢，车身还是很剧烈的上下跳动，他也被动地被车体不断上抛，又重重下坠。

菊穴里头塞的粗大阳具，随着这样的上下晃动深深浅浅的重复插入、抽出、插入、抽出，就好像被男人不留情的侵犯一样。穴口处早已肿得凸了出来，呈现要滴出血一样的红色。脆弱的男性器官，则被迫承受最粗暴的对待，与坐垫或轻或重的撞击，疼得他不禁哀号出声。

「不敢了，我不敢了……饶了我，饶了我好不好？呜…呜…哈啊…哈啊……」好不容易骑一趟回来，他可怜兮兮地呜咽，可是男人的响应差点没把小兔子给吓死。

「五分钟，你骑了五分钟。这段路没有那么长吧？」奸笑。「再骑一次，一分钟之内回来，你立刻就可以下车，我们一起回家，不然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都会耗在这里。」说罢，还带着浓厚情色意味的用手在男孩臀上缓缓抚摸。

小兔子迟疑了。刚才的痛楚，使他的阳物一阵阵的抽痛，可怕的是，这样非但没有减弱他射精的欲望，反而与后穴被侵犯的快感合并，加强了燃烧的欲火。再骑一趟，他叫嚣着要渲泄的身体恐怕没有办法承受。

「小兔儿，不要发呆，你已经用掉十秒了唷！」恶意的提醒。

男孩先是茫然的看向他，接着快速的骑了出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伴着一阵凄厉的尖叫，他飞快的向前冲。全身都被强烈的撞击，睪丸和阴茎承受着猛烈的冲撞，些许的精液硬是被挤压出来，大腿内侧、肛口和下腹肌肉也不能控制的痉挛着，他有种错觉，像是将要达到高潮，可是皮带的束缚忍的阻隔他的希望，他只能不断体味高潮前被悬吊着不能释放的痛楚。

像是有十年那么长，他回到男人的身边，下身不断的颤抖，即使是下了车也无法站直，双脚一软，扑入男人怀中。

男人轻柔的将他打横抱起，感受他轻颤着的身体，也不理会还停在原地的脚踏车，大步往家的方向走去。

 

–––––––––––––––—

 

「兔子，兔子。」温柔低沉的嗓音在耳边响起。「醒醒啊，小兔儿。我们到家了。」

与嗓音同样轻柔地，让男孩躺在床上，小心翼翼地除去他身上的衣物与束缚，生怕再将他弄疼了。

紧紧圈在性器上的皮带一被拿下，已经红肿胀大，却依然呈现勃起状态的阴茎就弹了出来。靠近前端的地方被黏稠的液体濡湿，在微冷的空气中轻颤。下方的两颗果实也变成鲜艳的红色，淫靡至极。

咽了咽口水，一手开始解自身的衣物，一手在男孩的敏感带上忽轻忽重地挑起一整串火苗，逗得他不断轻声呻吟。

「小兔儿，让我进去好不好？」大手富暗示性地在菊穴旁徘徊，时而用指腹轻压，时而用指尖骚刮。

「嗯嗯……嗯……」男孩发出难耐的呻吟，柳腰上下扭动着，像在邀请，也像在催促。

缓缓抽出深入男孩体内粗大的假阳具，那一颗颗的凸起弄得他一阵抖动，只见其上已是一片晶亮的液体，润滑得很够。男人掏出自己蓄势待发的分身，坏心地在小兔子的穴口摩擦。「来……说你要……」

「啊……我要…嗯啊…我想要……」迷茫中，理智被抽离，剩下的只是原始的欲望。

男人在得到想到的答案之后，一寸一寸地将自己推入被扩张得很彻底的菊洞中，在火热紧窒的内壁包围下，满足地叹息。

不待男孩适应，就开始一波接一波的活塞运动，完全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大手灵巧地抚弄他因为长时间折磨变得无比敏感的性器，令他在一串极乐的尖叫中达到高潮。

 

激情过后，男孩温顺地躺在男人怀里，幸福地睡去。

亲亲累坏了的宝贝的眉间，男人轻轻地在他耳旁道晚安。

「爱你，小兔子。永远永远都只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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